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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春的都市，一股潮湿清新的气息

扑面而来，凉凉润润地贴着脸颊在身体

四周弥漫。扬起头，睫毛上就点缀了晶莹

的水珠，鼻息里氤氲着泥土与青草的芳

香；伸出双手，分明有无数丝线从指间清

爽地滑过——那是春雨，携着柔柔的风

悄悄地来了。这雨是那样的优雅娴静，令

行走在钢筋混凝土之中的人们心灵清

澈，步履轻盈，脸上洋溢出喜悦的笑容。

湖边的冬青树冒出一层嫩绿的新

芽，好似在伸出小手迎接春天的到来；睡

了一个冬天的小草已经苏醒了，一簇簇

鹅黄色的新叶从根部破土而出吸吮着露

珠；稍远点的湖岸，一串串黄色的花朵正

耀眼地盛开着，那是迎春花绽放着她的

骄傲，乍一看，还以为是谁给这汪湖水铺

上了黄色的丝带。湖水被春雨敲起无数

个小泡，然后一圈圈细密的波便扩散开

来，无数的水纹叠加消退，在湖面上演奏

着无声的乐章。岸上的迎春花仿佛受到

了湖水的感染，也一起一伏地舞了起来。

不似秋雨冷峻，更没有冬雨凌冽，淅

淅沥沥的春雨用一片柔情洗刷着干裂的

树干，使粗糙的树皮先是变得柔软，再至

泛出青色来，树枝上落了枯叶的地方，又

长出了新的绿色芽苞。你看，高大的树干

抖起精神，似乎正在“嘎巴嘎巴”地活动

着僵硬了很久的关节，柳树还没等春风

来牵它的手，就用嫩绿的枝条向春雨致

敬，袅娜的身姿旋得湖面上泛起一层朦

朦胧胧的雾。

沐浴着春雨，让人暂时忘记了这里

是都市一隅，仿佛置身于故乡的山野。是

啊！已经很久没有见过故乡的春色了，这

细细的春雨撩起了我的思乡情，让我的

思绪飞回了那个小山村。很多年前，在这

个“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

的时节，曾有一位意气风发的少年在村

外的旷野奔跑欢叫，他头戴一顶用树枝

编成的插满野花的帽圈，嘴里吹着用杨

树新枝做成的树笛。少年的身边绿漫田

野，花艳沟崖，鸟鸣山林，满眼生机盎然，

满耳莺歌燕舞，但他的目光穿过旷野，越

过重重山峦投向了远方。如今，昔日的少

年鬓发染霜，却极力将目光穿过蒙蒙春

雨，越过钢筋混凝土的建筑群投向那个

小山村，去追寻一望无垠的绿，去聆听天

高地阔的鸣唱。

春雨以毫不掩饰的洒脱性情，尽情

展示出“润物细无声”的品格，让萧索了

一个冬天的大地合鸣出华丽的乐章，也

让人们埋藏在心底的记忆复苏，生出绮

丽的期盼与梦想。春雨和着幽幽的花香，

弹奏出滴滴答答的声响，荡涤去世间的

浮尘与繁琐，也掸去了我内心的浮华与

躁动，让我的心灵在这一刻无比清澈。我

在这个美妙的时刻静静地感受着春天的

美好与希望，你看，春雨蕴藏的无限生命

力，正孕育着春华秋实的勃勃生机，也孕

育着走向辉煌的磅礴力量。

一条江河划出了南北，我在岸北，望

向皖南。

对于皖南，我并不陌生。我去过那里

的不少地方，一个叫做木镇的地方也曾

留下过我的脚印。那个小镇小巧又精致，

小到你似乎可以打包提走。被树木合抱

着的木镇，各家各户的院子里垒起的劈

柴就像城墙一样，从树林中钻出来的山

泉水，似乎还带着树木的“体温”，甜爽而

又温暖。

走在皖南的山路上，总以为再往大

山的深处走，便不会再有人家了，可偏偏

出乎你的意料，转过一个山岭，有可能就

会见到几十户甚至是上百户人家散落在

山坳之中，有些人家甚至是在白云深处。

在祁门一个叫作赤岭的地方，皖南

的行路之难让我开了一次眼界。只是一

座山岭，汽车一上一下便盘旋了两个多

小时，车窗外，云贴着车身慢悠悠地飘。

走在人迹稀少的山间石板路上，有人跟

我开玩笑说：“你此刻所踩的地方，没准

儿就是胡雪岩当年踩过的地方，你的脚

印覆盖了他当年留下的脚印。”徽商真的

就是穿过这么崎岖陡峭的山路走出去的

吗？真让人不敢想象。还有胡适，在这样

的山路上，该是没少徒生感伤吧？

山是皖南的骨骼，水则是皖南的精

气。皖南的有些流水，让你想象不出它们

的源头，只能猜测它们或许是接通了“天

河”，才能如此肆意地在山谷中游荡。群

山婀娜多姿，两岸峰峦叠翠，树影婆娑，

花木争芳，皖南的流水分明是流动的晶

体，是醉人的酒。云雾之中，不时有白鹤

从天空悠然栖落在山中的松木上，李白

造访过的秋浦河，怎么看，都像是仙境之

中的一条河，使你不得不佩服诗仙的脚

力与眼光。在皖南，像秋浦河这样的河流

不在少数，许许多多绕山流淌的河水，将

聚集在山脚下的人家与对岸裁成看似不

可逾越的两个部分，但这阻挡不了人们

从水的上方越过，石头和木头筑起的桥

宛若彩虹，不经意间更是为山乡增添了

秀丽奇特的景观。

皖南是一幅画。粉墙黛瓦的民居分

明是一串怀旧的意象，姿态万千的山峦

似乎正在召唤着什么，蜿蜒曲折的山路

深情地讲述着乡愁，而饱经沧桑的树木

无不在诉说着难以名状的传奇故事……

“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其实，徽州

只是皖南的一部分，皖南不仅仅只有徽

州，书写了几千年文明的文房四宝，几乎

都与皖南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牌坊、牌

楼、石拱桥、古藤、怪石和傩戏，都不过是

皖南哼唱的细小音符。

今天的皖南，已真切地成了游人的

世界，游人几乎可以与山中的树木比数

量了。在西递、在宏村、在屯溪老街、在九

华山、在齐云山、在太平湖、在歙县古城

……哪一处不是车来人往，一直静默的

皖南，似乎改换了惯有的风格，意气风发

地走进了人们的视野，以新的姿态书写

着另一种传奇。

“我们的节日·清明”
征文启事

为更好地传承和发扬中华传统

文化，努力挖掘传统节日“传递亲

情，传承文化”的深厚内涵，引导广

大读者认知传统、尊重传统、弘扬传

统，增进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

思想情感，本报文艺副刊版面计划

开展以“我们的节日”为主题的系列

征文活动。

首期征文内容为“我们的节日·

清明”，以“慎终追远、缅怀先烈“为

主题，征文要求主题明确，内容着力

弘扬中华文化与传统美德、讲述感

人故事、凝聚民族情感，营造文明、

和谐、幸福的节日氛围。

征文体裁不限，字数 1500 字以

内，如有配图请投JPG格式。

投稿邮箱：jswmtl@163.com，截

稿日期为3月31日。欢迎踊跃投稿。

“船缓进，水平流，一茎竹篙剔船尾，

两幅青幕幅船头。”白居易的《泛小轮》似

水墨画般清新儒雅，读来使人顿生温润

柔和之感。

平流缓进，不是“两岸猿声啼不住，

轻舟已过万重山”般急切仓促，不是“鸡

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的行色匆匆，而

是“东风忽起垂杨舞，更作荷心万点声”

的生动，是“江上人家桃树枝，春寒细雨

出疏篱”的情致。正如帕斯卡所言：“给时

光以生命，而不是给生命以时光。”平流

缓进，百转千回，流淌出生命的质量与生

活的诗意。

自古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便推崇

“平流缓进”的意趣，陈继儒的《小窗幽

记》中更是有“论声之韵者，曰溪声、涧

声、竹声、松声、山禽声、幽壑声、芭蕉雨

声、落花声，皆天地之清籁，诗坛之鼓吹

也。然销魂之听，当以卖花声为第一”之

说，好一个“以卖花声为第一”，写尽了文

人骚客于柔软的宣纸上流淌的美丽，不

疾不徐，不骄不躁。

爱默生说：“上苍给世人的时间是无

限的，究竟是怎样赐给我们的呢?是一下

子就给我们一千年吗？不，是把时间均匀

地分成一个个清新的早晨。”所以，平流

缓进就是仔仔细细地流过每一个曲折的

拐角，偶尔停步，或为一朵花的绽放而驻

足。就如钱钟书母亲夸赞杨绛，“笔杆摇

得，锅铲握得，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

能游，出水能跳”，硬是把生活过得有滋

有味，有光有影，这就是生活的智慧。

平流缓进的人才基础扎实，稳重大

气，堪当栋梁之材；平流缓进的爱情隽永

悠长，不离不弃，携手相伴到老；平流缓

进的时光温馨快乐，轻松愉悦，流淌着幸

福的味道………

水平流，船缓进，生命就应如此。

我是一个小小的顽童，趴在春天的

肩头。

当寒风穿着冰冷的甲胄消失在季节

的巷尾时，星星点点的青翠便开始染绿

大地的眼眸。太阳一个鱼跃跳上了山脊，

站在老柿树的枝头，用跳跃的光芒抖落

一地的音符。老柿树在沉睡中被大地之

乐唤醒，它打着哈欠向阳光问候，向清风

敬礼。温暖的阳光让老柿树想起了去年

丰收时的景象，它开始默默地舒展筋骨，

积聚力量，生长着自己崭新的梦想。

山坡上那些最不起眼的野花总是最

先绽放。在色调依然暗黄的山岗上，一簇

簇一丛丛一片片的野花翕动着红的黄的

白的小嘴巴，正和春天细细私语。它们的

花瓣谨慎地微微抖动着，仿佛稍一用力

就会吓跑了春天，纤弱的绿叶像刚出壳

的小鸡般柔嫩，却又是那样的富有活力，

这可是春天的“先锋队”啊。过不了多久，

这些野花和绿叶就会叫醒山坡上的一切

——油绿的山草、灿烂的花朵、蹦跳的昆

虫，飞舞的蝴蝶，还有咩咩叫着的嘴巴染

青的小羊羔……

柔和的春风与阳光一样，从不厚此

薄彼，她对每一棵树、每一株草、每一条小

溪、每一朵花儿、每一只虫儿，不管是有名

儿的还是没名儿的，都一视同仁地爱，给

它们最温柔的呵护，让它们快乐成长，神

采飞扬。山下那条玉带般的小河，河面上

的冰早已知趣地溜走了，小鱼纷纷把头探

向水面，听风、看柳。岸边的柳腰身柔软，

柔柔的照水，像爱美的小姑娘。一阵风，又

一阵风，柳条上的芽苞吐一口气，就把自

己舒展成鹅黄色的柳叶，吓得小鱼一摆尾

巴钻进水底，不久，又游上来，怯怯地看。

两三户人家在河边散落着，他们的

小院依山傍水。院子里的欢声笑语溢出

院墙，像风筝一样飘到天上，乐坏了一朵

朵白云。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这家的杏花忽

地开了，开出了一片粉白。

又不知过了多少时间，那家的桃树

又兀自举出一树绯色。

再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几户人家突

然就热闹了起来，人们进进出出，吹吹打

打，原来一家的小妹要出嫁了。

春天，披红戴绿，风情万种，袅娜地

走向季节的深处。春天，喜气洋洋，满载

希望，向着美好与希冀歌唱……

我是一个小小的顽童，趴在春天的

肩头。

我的家乡在青海省河湟谷地的农

村，沙枣树是那里最常见的树，也是跟河

湟人挨得最近、感情颇为深厚的一种树。

记忆中，大凡河湟人家，都把种植沙枣树

作为庭院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农家小

院的门口可以不栽其它树，但是沙枣树

却是非栽不可的。河湟人钟爱沙枣树，不

仅仅是因为它的花香清香怡人，更因为

它有着伟男子的风范——婆娑的树身就

像一位位魁梧的哨兵一样，它们默默地

守护着家家户户的庭院，历经岁月沧桑

依然昂首直立。

小时候，我家和周围邻居家的门前

都栽满了沙枣树，到了每年的端午节前

后，沙枣树的花朵齐齐绽放，人还没有走

进村子，远远地就能闻到一阵阵淡淡的

沙枣花清香，深深地吸上一口气，沁人心

脾，舒服至极。有的人家在这个时节会折

上一大捆沙枣花，运到城市里售卖，挣几

个补贴家用的闲钱，而一年四季在外奔

波的养蜂人也在这个时候折回家乡，在

沙枣树多的地方搭起帐篷、支起蜂箱，成

群结队的蜜蜂在一朵朵沙枣花中飞来飞

去，辛勤地酿造着香甜可口的沙枣花蜜。

在夏季天气最热的时候，于沙枣树

下纳凉是每一位家乡人在闲暇时最完美

的享受。摆一张桌子，搬几个凳子，再放

上一两瓶酒，男人们围坐一圈就拉开了

架势，爽朗的笑声在猜拳行令中游走；女

人们在树下纳着鞋底，针线在谈笑风生

中穿梭，不一会儿的功夫，密密麻麻的针

脚便遍布鞋底；小孩子们则更欢快，在沙

枣树下尽情地追逐嬉戏，乐此不彼地玩

着“捉迷藏”的游戏。

到了丰收的秋季，村子里的沙枣树

上挂满了红扑扑的沙枣，随手摘一颗放

进嘴里，嚼几下，一股甜滋滋的味道便从

舌尖蔓延至心头。这个时节是全村人最

开心的时候，大人与小孩全都忙着摘沙

枣，人们爬到树上摘、举着竹竿敲、拿着

筐子接。沙枣甜滋滋的味道让人回味无

穷，想一尝再尝，于是调皮的孩子往往不

满足于自己家树上的那点儿沙枣，趁四

周无人便悄悄攀爬到邻家的沙枣树上，

然而没摘几颗就被大人发现，只好在呵

斥声中慌忙溜下树，但还不忘记顺手拽

一颗沙枣塞进嘴里，爽甜的口感与窃喜

的得意交融在一起，脸上随即笑成了一

朵花……

如今，我已参加工作多年，很少再有

时间回家乡看看那些沙枣树，但儿时在

沙枣树下嬉戏玩耍的情景仍然深深地印

在我的脑海之中。置身于车水马龙的闹

市街头，我时时会感到一阵失落，城市固

然繁华，但难比寂静秀美的山乡，城市里

的空气更难比在家乡沙枣树下呼吸的空

气那般清凉芳香。在结束了繁忙的一天

之后，疲倦的我常常会想，要是这个时

候，能在村里的沙枣树下深深地吸上几

口气，该有多好啊！

春雨
王新智（陕西）

趴在春天的肩头
胡明宝（山东）

家乡的沙枣树
范生栋（青海）

皖之南
范方启（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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